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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回 

幺妹从戎良缘空结发 云英痛父力战获归元 

 
 
 
  上回说到龙跃奉到勒候檄调，不能从征，忽有人情愿应声 
代往。龙跃抬头一看，蛮靴帕首，戎服佩刀，却是女弟幺妹。 
龙跃拱手道 ：“吾妹肯行，愚兄无患了。不知随从约要多少？ 
”幺妹道 ：“此番勒侯在秦驻守，分征滇、黔、蜀、桂诸省土 
司，前往辅助，并非天朝无此兵力，实要察土司之顺逆，别土 
司之强弱。阿哥势难应命，所以妹子有这越俎的举动。至于随 
从人数，在精不在多，只须挑选三百人足矣 。”龙跃亦以为然， 
遂拨部下三百，归幺妹统率，驰赴勒侯大营听令。 
  原来这土官龙跃，便是总兵龙由云的孙子。由云系黔苗豪 
族，康熙时以力抗三桂，保障一隅，三桂亦奈何他不得。后来 
世璠族灭，清廷论功行赏，便特擢由云为总兵官，为诸苗长。 
四传到了龙跃，已经降袭千总，然请苗奉若头目，从无违抗。 
此时幺妹点齐苗部人马，浩浩荡荡，径向勒营进发。勒侯接到 
龙跃复禀，说道暑湿病痢，已派女弟幺妹起程。勒侯回顾幕客 
道 ：“不意异族乃有此人 。”正在议论间，台妹已随着中军进 
帐，按着千总的仪注，唱名叩首。勒侯道 ：“你是龙幺妹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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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幺妹应声道 ：“是 。”勒侯道 ：“各省土司的兵，都扎在正 
南一带，你可安营候遣 。”幺妹出去安顿。勒侯又对幕客道： 
“好呀，你看她雪肤花貌，剑饰弓衣，恐怕燕赵美人，还追纵 
不上呢 ！”幕客中有个舒铁云，却也赞美幺妹得很，说什么花 
木兰，说什么秦良玉。 
  这舒铁云本是一榜举人，勒侯向来钦佩的。不但运筹帷幄， 
倚如左右，便是赋诗饮酒，与勒侯尤相契合。勒侯听了铁云的 
话，笑道 ：“你羡幺妹吗？将来奏凯归来，我替你聘做结发夫 
人好吗？”铁云道 ：“侯爷不要闲话，中军要传鼓升帐了 。” 
勒侯派了幺妹，专攻南龙。 
  那南龙却是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幺妹独当一面， 
虽则搴旗斩将，总不能夺隘而过。这日是八月十五，又系幺妹 
二十生辰，军中悬灯结彩，大吹大擂，牛酒馈送，不绝于道。 
汉苗各将领，都纷纷至营称贺。幺妹卸去戎服。弓鞋蛮袖，花 
帽锦衣，益发显得从容妩媚。 
  白莲教料定今日幺妹宴客，必然没有准备。看看日光将落， 
又是一派鼓乐的声响，远应山谷，起义军偷偷的围着幺妹的营 
盘埋伏。只听见欢呼畅饮，连臂踏歌。约莫过了黄昏时候，月 
明如昼，凉风徐来，营里扶出几个吃醉的将领咕噜咕噜说道： 
“主将果被我辈灌醉了 。”起义军总道是真，呜呜一声觱篥， 
灯球火把，直闯幺妹中营。果有一个妇女隐几而卧。义军首领 
持矟搠去，那知随势而倒，衣冠蝉蜕，原来是个草缚的人。义 
军首领情知中计，忙欲寻路退出，背面龙军早已杀来。义军首 
领且战且走，刚到南龙隘口，月光下现出一面坐纛绣着一个“ 
龙”字。后面幺妹横戈立马，对着义军首领喝道 ：“南龙在我 
掌握，你等何以不降？”义军首领受着前后夹攻，部下又登时 
溃散，只得求幺妹收录，愿为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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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幺妹捷报上仍写着总兵龙跃的名字。勒侯据报入奏，龙跃 
升了都司，加了勇号。幺妹更向黔南进去，献俘斩馘，幺妹总 
增人一倍。至其驾驭部曲，异常严整，烛照数计，洞知敌情， 
所以战一阵，赢一阵，打一仗，胜一仗。勒俟移镇撤兵，把龙 
跃保到总兵衔参将；厚犒幺妹，叫她暂时留省，想成就铁云的 
一段良缘。不道铁云格于种族的识见，终究未谐秦晋，只在《黔 
中杂诗》里摹写一番。倒是陈云伯先生，有一首《长歌纪事》， 
道： 
 
  罗旗金翠翻空绿，鬘云小队弓腰束。乐府重歌花木兰，锦 
袍再见秦良玉。甲帐香浓丽九华，玉颜龙女出龙家。白围燕玉 
天机锦，红压蛮云鬼国花。小姑独处春寒重，巫峡闲云不成梦。 
唤到芳名只自怜，前身应是桐花凤，一卷龙韬荐褥薰，登坛姽 
婳自成军。金衔台树森兵气，玉柴阑干起阵云。昔年叛将滇池 
起，金马无声碧鸡死。水落昆池战血斑，多少降旛尽南指。铜 
鼓无声夜渡河，独从大帅挽天戈。百年宣慰家声在，铁券声名 
定不磨。起家得袭千夫长，阿兄意气凌云上。改土归流近百年， 
传家犹宝云台仗。雪点秋花走玉骢，李波小妹更英雄。星驰蓬 
水鱼婆箭，月抱罗洋凤女弓。白莲花压黔云黑，九驿龙场搭烽 
逼。一纸飞书起段功，督师羽檄催军急。阿兄卧病未从征，阿 
妹从容代请缨。玄女兵符亲教战，拿龙小部毒媌娙。红玉春营 
三百骑，美人虹越鸦军避。战血红簸蛱蝶裙，军符花銮鸳鸯字。 
秋夜谈兵绣镼凉，白头老将愧红妆。围香共指花鬘市，（走票） 
雪争看云亸娘。敌中妖女金蚕蛊，甲仗弥空腾白羽。金虎宵传 
罗曼刀，红螺夜演天魔舞。八队云旗夜踏空，擒渠争向月明中。 
晋阳扫净无传箭，都让萧娘第一功。春山云满桃花路，铸铜定 
有铭勋处。八百明驼阿监归，三千铜弩兰珠去。当年有客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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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睹见瑶仙玉帐中。珠髻翠（曼毛）虽天人样，艳夺胭脂一 
角红。军书更有簪花格，蛮笺小帽珍金碧。谁傍相思塞畔居？ 
铃名红晕芙蓉石。功成归去定何如？跳月姻缘梦有无。惆怅金 
钟花落夜，丹青谁写美人图？ 
 
  幺妹归到旧部，龙跃应该慰劳。这些近境苗族，齐来庆贺。 
幺妹见过天朝人物，看了苗疆旧俗，颇觉椎鲁不文，又为着铁 
云姻事成空，意中尤为怏怏。那班土司纷来作伐，龙跃问到幺 
妹，总说 ：“匈奴未灭，奚以家为？此时关陇尚未肃清，滇蜀 
犹然蠢动，便是阿哥也须厉兵秣马，这还不是安枕的时候呢！ 
妹子现好辅助阿哥几年，若一遣嫁，便是他家人了，弄得身不 
由，那里顾得到阿哥呢 ！”龙跃也以为然。幺妹姻事，从此搁 
过一边了。 
  那些白莲教徒本来惧怕龙幺妹的兵力，退出贵州，却不曾 
全数扑灭。勒侯屡奉严旨，终究此伏彼起，不能全数净尽。嘉 
庆急如星火，调明亮，谪恒瑞，派那彦威，用额勒登保，川楚 
数千里，输兵转饷，糜费不资，渐渐将陕冉军徐天德扫除。不 
料又有冉天元扰乱陕境。额帅亲自督剿，派了穆克登布，领着 
右翼。穆军轻视冉军，在仓溪中了冉计，几乎挣扎不脱。一直 
驰至老虎垩大山，稳遂踞巅立寨，又被冉军步步逼迫，那营帐 
竟从山巅坠下。这些副参游守，断头折臂，全军俱乱。冉军乘 
势掩杀过来，却有一员副将，姓郭名麓，孑身抵敌。冉军先颇 
披靡，后来看得只有孤将，便一层围一层，一层厚一层，包裹 
拢来。郭副将见众寡不敌，却想乘间突出，自辰至午，马力已 
疲，竟将郭副将颠蹶在地。义军正待擒拿，郭副将早经反枪自 
刺。郭副将的女儿淑仪，本是英雄巾帼，使着两口柳叶刀，所 
向无敌。此时随营效力，驻在十里以外，听得老虎垩的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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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准备接应。她部下却练着两队女兵，都是生龙活虎，不避 
矢石。知道淑仪欲赴前敌，大家争请随行。淑仪留着左队守营， 
带了右队，一径风驰电掣，望着大山进发。看看行到半路，遇 
着败兵数十，说道 ：“主将被围殉难 。”淑仪听了这信，大吼 
一声，催着坐骑直奔而去。远远望见尘头起处，料是大股义军。 
也等不及追呼后队，握了两口刀，在义军前面拦住。却好义军 
首领割了郭副将的头，要去献功，撞着这员女将，倒也并不在 
意。偏是这淑仪让开各兵只向义军首领冲突，将郭副将的首级 
劈手夺过，拨转马头就走。仍旧回到山麓，郭副将的尸首，还 
躺在地下。淑仪抱住父尸，大哭一场，才将首级用线缝上，抬 
回营中，买棺盛殓。一面驰报额帅。额帅令淑仪暂辖旧部，将 
郭麓死事，淑仪败敌的大概，奏闻嘉庆。奉旨郭麓照提督阵亡 
例赐恤，予谥果烈，赏云骑尉世职，即令淑仪承袭，并谕以都 
司交额勒登保差遣。淑仪本是将门之子，得此恩遇，自然感激 
涕零，遂叫全营都穿白甲白盔，仿着明朝沈云英的故事，冲锋 
陷阵，不落人后。大众便称淑仪为“赛云英”。 
  淑仪自从得了这个雅号，益发勇气百倍，跟了额帅，出陕 
西，援甘肃，下湖北，定四川。冉天元堕崖了，王廷诏献馘了， 
刘之协遭俘了。嘉庆又制了一篇《邪教说》，声明但治从逆， 
不治从教的宗旨。到得嘉庆六年，白莲教一律平靖。嘉庆封额 
勒登保为一等威勇侯，以下侯、伯、子、男有差。淑仪也晋阶 
总兵，带了父柩，回籍安葬。曾见有一篇《赛云英传》道： 
 
  赛云英，姓郭氏，名淑仪，湖南湘乡人。父麓，以武科起 
家。初闻鄂匪炽，始投袂入行伍，叙阶得把总，由鄂而秦。屡 
冒险击匪，历保至二品。旋以副将候补，娶祁氏，生女一，曰 
淑仪。淑仪幼好弄，且膂力过男子。虽颜色娇艳，而挽劲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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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飞马，观者成辟易。会祁氏歾，淑仪无所倚，疾走千里投父 
营。父曰 ：“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无使我取戾也 。”淑 
仪曰 ：“然则儿愿为花木兰 。”乃易男子装，遇敌辄先父出。 
经略额候知其事，召麓问之曰 ：“闻若女随营信平？”麓曰： 
“信已易装矣 ！”额侯曰 ：“扑朔迷离，非计也。女何害！速 
返服。我署其名于军籍 。”从此淑仪自练女兵，成一队矣。适 
冉军势骤张，御者辗转投绝地。麓以孤军犯巨敌，被围十数重， 
马踬遂自裁。淑仪恐父有失，急率队为后应，未至地而凶耗至 
矣。淑仪锐迎敌，见敌目挟父首行，乘间攫之。敌目遁，追里 
许，始掷刃伤匪目臂。捧父首与尸缀之，渴葬于营左。事闻， 
天子赐恤予谥，淑仪亦袭荫得千总。人辄呼为“赛云英”，淑 
仪笑受之。由是从征者凡三载，乃奏凯归，晋二品矣。葬父母 
于湘乡北郭外。上书巡抚，纳还官诰，归江苏狼山镇总兵郎玉， 
封夫人。每见其由署中鼓吹出，则雕鞍戎服，英气不减在军时 
也。生二子，曰俊、曰佶。夫人先郎玉卒，归葬父母墓侧。 
 
  赛云英自回籍以后，将父柩安顿在湘乡北山，又迎母柩前 
来合窆。佳城葱郁，夹道松揪，墓碍上刻着“诰封建威将军予 
谥果烈显考凌云府君、诰封一品夫人显妣祁太夫人合葬之墓 
”。淑仪将葬事摒挡完备，归来将历年保案奖札等件检齐，写 
了一封禀帖，大致说从前因父仇未报，国事未宁，是以权宜拜 
职；如今解甲归里，何可滥厕搢绅，且女子从人，礼所不废。 
现已与江苏狼山镇总兵郎玉订婚，将来应从夫封。是以将保案 
奖札纳还，恳请转奏注销。至云骑尉应袭世职，查有从弟郭咸， 
已为父嗣，应否唯袭，乞并奏闻等语。果然郭咸袭了世职，收 
入湖南抚标。那北山郭氏墓旁，有一巍峨高冢，便是淑仪的葬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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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庆仗着额勒登保这班人，削平了白莲教。那些东坍西涨 
的伏莽，同一切游兵冗勇，亦都次第就范，总算恢复了“升平 
”两个字。嘉庆又急急的澄清吏治，平反冤狱。这年正在办理 
秋审，忽然刑部尚书联衔上了一本，要叫顺天京兆县解案提讯， 
却不知为着何事？正是： 
 
  棠薄雨甘官听讼，草飞霜肃表陈情。 
 
  欲知后事，且听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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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回 

牝鹤啄阳郎官断疑狱 孤雏出口卜者雪前仇 

 
 
 
  上回说到刑部奏提冤狱，交由司官复讯。这案的犯妇秦氏， 
是一件谋毙亲夫，情实待决的定谳。只等部复一转，犯妇便要 
行刑。那件咨文到了部里，由部郎反复察核，觉得疑窦不少。 
原咨称死者与犯妇俱系望族，自幼订婚，该犯妇亦素性贞洁， 
并不出户，何至遽下毒手？可疑者一。又称死者甫经成婚，并 
未与犯妇同寝，犯妇与死者并无夙仇，奚忍置之死地？可疑者 
二。又称官派稳婆验妇，确系处女，则该犯妇并无奸夫，新婚 
正直欢乐，遽然故杀，所持何故？可疑者三。又称次日该犯妇 
晨起梳妆，直至午后，始由仆婢察及死者情状，如果系该犯妇 
夜间所毙，何能如此从容？可疑者四。又称该犯妇亲自招认， 
遍访并无凶手，然犯妇既无凶器，所失阳具，亦无着落，可疑 
者五。窃意该犯妇名门所出，未必不知礼教，奈以新婚晚间， 
即罹此变，于事无可推诿，翁姑应加逼迫，父母碍难辩护，该 
犯妇亦志在一死，是以画供。承审官不肯虚心研鞫，只求草率 
了案。上官照详转部，殊未体会。此案虽无承审官刑求威吓诸 
弊，但令该犯妇受此恶名，受此显戮，揆请哀衿勿喜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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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免刺谬了。部郎照此上了说帖，六堂已别有所闻，便联衔上 
了一本，批令顺天府尹，饬宛平县亲解卷宗、人犯到部。 
  部郎遵旨开审，先提原告韩宗藩。据供曾官太常寺博士， 
儿子韩襄，年十八岁。本年五月间，娶同县内阁中书秦汝珍之 
女为妻。成婚次日，儿子晌午未起，经仆妇边氏、婢女桂香， 
至房呼唤不应，抚之已冷，乃报告职等夫妇。旋在床上验视， 
儿子身体，并无伤痕，惟下部仅存其半，形同齿啮，血肉模糊。 
职等询诸秦氏，诿为不知。经报县检视填格，秦氏亦在县招认。 
案无遁饰，愿堂上勿故出人罪。再提被告之父秦汝珍，据供以 
长女于归韩氏是实。结婚次日傍晚，来报新婿猝毙。职等夫妇 
驰往看视，见长女呆坐不语。韩宗藩归罪长女，赴县请验。长 
女到案后，并不声辩，职等亦难代主。惟长女内言不出，极守 
姆教，还求堂上详察。最后提到被告秦氏。部郎低头望去，不 
过十八九岁，凄凉憔悴，并没有凶光杀气；照例问了几句，秦 
氏总是承认。部郎问她用何器具？她说小刀。问她小刀何在？ 
她说遗失。问她残骸何在？她说烧毁。问他如何遗失？如何烧 
毁？她又默然无辞。部郎料定总有他故，左思右想，却又无从 
开脱，便对原告道 ：“本司官承审此案，总期无枉无纵。尔亦 
不必性急，决不使尔子抱屈 。”仍命将犯妇带监，再行细鞫。 
  是夜百思其故，一无所得。次早适届班期，破晓即须入直。 
一路从御街进去，只听空中有嘹亮的声音，心里一怔道 ：“这 
不是鹤吗？”心里又一转道 ：“这案不为着是鹤吗？”早朝事 
罢，急忙提案复讯。这时间的是仆妇边氏、侍女桂香，及一干 
奴仆了。边氏先供成婚次日，奉主命前往新房，呼唤少爷午餐， 
屡叫不应，经小妇人用手推之，已经僵硬，视之早面无人色。 
是以走报主人，余情不知。桂香所供，与边氏略同，但说少奶 
奶此时妆尚未竟。又提仆人韩升，是一向随侍死者的。据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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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是晚饮酒逾量，亲朋犹欲相嬲。少爷避入花园，至客散始行 
归房，这是小的跟着的。归房以后，小的便收拾睡了。复提园 
丁阿七，问他国址大小，有多少花木禽鱼？据供园大五亩许， 
花木四时皆有，池畜文鱼，另有白鹤八翼，是少爷最钟爱的。 
这晚还见少爷在鹤笼旁更衣，将鹤调弄一番，才归房的。部郎 
道 ：“既有这等情迹，当日县堂上为什么不供？”园丁道 ：“ 
县官并不问到小的，小的亦不曾到堂 。”部郎道 ：“是了，你 
归家将这八鹤，一总带堂立等验视 。”不一时八鹤送到，却是 
步武轩翥，毛羽鲜明。部郎便叫从人，开剖牝鹤肚腹。堂下观 
审的说道 ：“这与仙鹤何干呢？”一翼两翼，开剖到第三翼， 
只见一段阳物，脱颖而出。部郎道 ：“冤在是矣 。”再提秦氏 
问道。“新郎阳具，被鹤所啄。你当晚岂不见吗？”秦氏道： 
“故夫酒醉，草草入帏，并未解衣，犯妇何从知道？”部郎道： 
一你的冤也白了，案也结了，今日复奏，你便可出狱 。”只是 
难为顺天府尹同宛平县，韩宗藩也还有言。部郎早从堂上掷下 
一本书来，是《洗冤续录》，内载一条道： 
 
  鹤性最淫，白者尤甚。牝鹤之阴，毒于蜂虿。人若触之， 
阳具必脱入其腹。在鹤腹中逐日收缩，至三月而尽化。触之者 
当时不觉其痛，三时后则必死。 
 
   宗藩看了，才之觉悟。部郎道 ：“这事幸在三月以内， 
否则尔媳妇终身不白。大凡酒后狂荡，何所不至。尔子更衣之 
际，鹤来昵就，遂演此惨。按情度理，宜察于微。今果从鹤腹 
中搜出证据，你也好心服了。你的咬定媳妇谋毙，以为房中并 
无别人，试思尔媳妇来自大家，身是完壁，焉有如此大胆．焉 
有如此深仇？若照原咨，尔媳妇已身僇名裂。本司官即行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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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呈堂，明早入奏后，尔可备鼓吹舆马，来接尔媳妇回家。从 
此应该优待，按谱立嗣，本司官尚要专案旌表呢 ！”宗藩等叩 
首而散。传谕将犯妇秦氏暂寄外监，静候开释。秦氏只说了一 
句 ：“公侯万代 ！”果然次日朱批，准将秦氏交韩宗藩领回， 
准予旌表贞节。宛平县照例革职，顺天府尹实降二级调用。韩 
宗藩迎了秦氏回去，依然与秦汝珍来往。只有秦氏的孤鸾寡鹄， 
是无可补救了。 
  刑部司员，平反了这桩疑案，大众都称他青天。一传两， 
两传三，各省都已知道，便有些疑案，纷纷到刑部来控。内中 
有一件离奇惝恍的事，却出在巨鹿地方。这巨鹿的巨绅，算是 
总宪某公。某公供职在京，那里顾得着家中的举动。偏是他公 
子性好渔色，巧取豪夺，别有一班爪牙护卫。凡是稍有姿色的 
妇女，不论大家小户，处女媰孀，一概被他搜括。有人向县赴 
诉，他还交出假媒硬证，到庭对质。县官怕他势力，只能糊涂 
结案。巨鹿城里城外，没有少年妇女敢出门了。 
  忽然东门尼庵里，来了一个卜者，带着及笄少女。虽是江 
湖沦落，却也眉目如画。卜者是远方游客，那知道巨鹿风俗？ 
三日五日，早被公子猎在眼里，便对尼道 ：“卜者女可使入府， 
当予以金。不则毁汝庵，鞭汝死 ！”尼以告卜，卜者期期不可， 
并道 ：“我女岂为人婢妾哉？”尼功道 ：“汝女得侍公子贵矣。 
”卜者不答。尼又道 ：“公子之行，汝岂不知。今不允，必有 
奇祸 。”卜者厉声道 ：“伊父为官，当知律法，敢强夺民间女 
子耶？”尼据卜言转告。公子道 ：“扑杀此獠，弗可恕也 ！” 
命健仆数十，劫卜者女。卜者与之抗，卒不能敌，被挤仆于地。 
一转瞬间，健仆已挟女风驰电掣去矣。卜者蹶然起，指诸仆道： 
“莫谓而公无力也，誓必有以报 ！”遂恨恨去。 
  公子益自得，日拥卜者女游于市。后年公子二十寿，称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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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客，贺者盈门。搢绅以外，即府县僚属亦鱼贯至。公子命演 
剧，而苦无佳者。忽闻者报门外有湖海客，闻公子诞辰，特来 
祝嘏。公子命之进，则见来客皂衣广袖，春绢蒙首，仪容甚伟， 
严然一髯丈夫也。后随二童子，年皆十五六，各负一剑。又一 
垂髫女，姿态绝丽，衣枣花紫袖碧罗衫，浅红吴绫裤，紫绢履 
细小如菱，手携一筐，内盛绝桃实几满。客入庭与公子揖，自 
言适从海外来，采得仙桃，特为公子上寿。时方二月，桃尚未 
花，众皆称异，分食之，甚甘。公子见进桃小女，明艳如花， 
又垂涎欲滴。因问此女何人？客日 ：“我的女儿 。”又问何名？ 
客曰 ：“女孩之名，何须你知道呢？”又问年龄多少？客也不 
答，并回顾左右道 ：“我们来此已久，何不赐饮馔上来？”公 
子遂张筵于庭。客南向坐，二童子东西，女坐于下。客的性情 
豪爽，命两个童子舞剑助兴。只见白光闪烁，刺人眼睛，俨然 
是鸿门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也。二童子收剑后，小女乃唱一 
阙《鹧鸪天》道： 
 
  搭柳栏干倚伫频，杏帘蝴蝶绣床春。十年花骨东风泪，几 
点螺杳素壁尘。 
  萧外月，梦中云，秦楼楚殿可怜身。新愁换尽风流性，偏 
恨鸳鸯不念人！ 
 
  小女唱毕，已是酒闹人散，髯客辞别欲行。公子道 ：“既 
承枉驾，何不盘桓？东道主人，不敢不勉 。”髯客道 ：“承蒙 
公子见爱，当暂憩一宵，明日早行，恐我们不再面辞了 ！” 
  公于特设榻于中门内，还使尽办法，将小女留供一宿。这 
晚公子即寝卜者女子之所。华灯已暗，香烟皆熄，寝门突然被 
打开，忽二童子潜入公子内室，挟着公子出屋。这时被两个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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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发觉，急忙起来，想出门呼救，一童子用手按两个婢女的肩 
膀，说声 ：“止 ！”二婢子皆如木桩，呆立不能动。公子被挟 
至厅间，见髯客高坐，指着公子道 ：“我乃越人也，幼学剑于 
太华山，术成云游天下，专理人间不平事。听得你家父子作恶 
已极，为害乡里，已非一日，故特来为世除害 。”公子骇极， 
伏地求饶，不敢仰视。一童子问道 ：“是杀他，还是剐他？” 
客曰 ：“他父罪恶，自有满盈日，无待余责，不久即将伏法。 
他虽淫毒，罪尚不至死，可去掉他的阳具，以免再奸污良家女 
子 。”童子应声挥剑割去阳具，公子痛绝于地，也不知髯者。 
童子及小女何时离去。 
  第二天早晨，府门不开，快到晌午，依然紧闭。邻里报告 
到县，县令带人破门而入，只见公子卧血泊中，而全家男女仆 
役婢妾百余人，或立或坐，或跪或卧，皆瞠目不语，如木偶一 
样。县令正彷徨无计，一吏指厅柱粘着揭帖道： 
 
  公子不法，本应杀却。今姑从宽，去势留命。 
 
  又另一行道： 
 
  婢仆肢废，饮木瓜酒可解。 
 
  县令果然如法炮制，婢仆始能行走。检点内外什物，一无 
缺少，只有卜者的女儿已经不见了。公子叫家人写了状子，叫 
县官行文通缉。这茫茫大海，何处捞针呢？公子遭此惨剧，威 
风自然扫地。巨鹿城里的人，都称赞卜者能够报仇，居然能把 
孤女拖出虎口。这公子虽然勉强医愈，可以步行，然已残废不 
能再残害妇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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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巨鹿县为了这桩疑案，控府、控司、控院，依然批令原 
县办理。这总宪为着爱子心切，也托原籍各官，加紧捕拿，害 
得衙门里捕班快役，吃了多少板子，依旧找不到踪影。此番刑 
部里出了这位青天，总宪亲向刑部堂官商议，要叫刑部替他严 
缉凶犯。堂官传谕司员，部郎便陈明堂官道 ：“这事不比京犯 
那案。据公子控状所述，却如梦呓。据巨鹿县详文所述，又似 
风魔。什么被割、被魔，都是恍恍惚惚，不能相信。他又不死 
人，不取一物，不奸不盗，明系除恶复仇。卜者没有姓名，髯 
客又没有姓名，叫府县从何处缉起？司员恐怕担任不下 。”堂 
官 ：“你敷衍他一下罢了 。”刑部严防饬府县限期破案，其实 
也并无着落。 
  这总宪本是和珅余党，嘉庆未曾觉察。后来经人参劾，嘉 
庆列款查办，都是确凿有据，特旨革职籍没，放归田里，抑郁 
而殁。公子姬妾星散，茕茕僧寺中，至随丐者乞食。髯客之言 
验矣。总宪势败，此案不复追究。论者未尝不说卜者、髯客， 
乃是一人。有人说卜者自失女后，至湖广黄鹤山学道，练成剑 
术，来报旧仇。二童是其师弟，一女是其师妹，均有异能。童 
子屡欲杀公于，皆卜者止之。卜者得女后，相偕入山，遂不复 
出，故始终悬为疑案。 
  此案以外，又有江苏徐州府，咨报秀才李某被刺，县官弃 
印潜逃，请部颁发火票，以期速获。不知生员何以被刺，县官 
何以潜逃？正是： 
 
  尽有哀情随鹤吊，那堪幻迹逐凫飞。 
 
  欲知后事，且听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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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回 

中表兄设计愁绝霜闺 未婚夫潜逃冤消冰案 

 
 
 
  上回说到秀才被刺，县令远逃，这案系出在徐州萧县。那 
秀才姓李名弼，家中历代举贡，算是萧县绅士。他有一个姑母， 
嫁在同县孙姓。姑夫增洪，亦是府学秀才。所生两子一女。子 
皆不慧，只有幼女静姑，性既聪颖，貌亦韶秀，孙秀才爱如掌 
珠，每谓人曰 ：“此不栉进士也，将来楹书付吾女矣 ！”垂髫 
时候，即许字城东洪氏子。女母李氏，授女刺绣针黹，亦均楚 
楚有致。不意李氏一病，遽与仙游。孙秀才伉俪情深，做了数 
十首悼亡诗句。李粥谊属姑侄，赞襄丧事，尽礼尽情。孙秀才 
偶尔周转不灵，李弼无不代为划策。孙秀才所以极爱李弼，总 
说两儿豚犬，将来还仗李弼维持。那知李弼居心不良，早将表 
妹静姑，看在眼里。只为静姑已经受聘．转不出他样念头，只 
好在无意中挑逗一二。静姑看那中表兄挤眉弄眼，觉得羞人答 
答，总是留心避开。谁料祸不单行，洪氏子又中途夭折。孙秀 
才得了凶信，还想螨着爱女。李弼偏故意漏泄，复欣欣向人道： 
“我此后婿孙氏矣 ！”静姑本不满意李弼，闻这消息后，乃谓 
老父曰 ：“从一而终，古之训也。柏舟这诗，共姜是未婚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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